《福建文化记忆·福建古村落》
第13集  卫所之光福全村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进犯江浙的大批倭寇被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迎头痛击后，辗转进攻福建沿海，兴化府（莆田）被占领，浯洲城（金门）、永宁卫（石狮）、崇武所（惠安）也相继沦陷。倭寇随后进攻福全。这座孤立的小小卫所能顶得住倭寇的坚船炮利吗？
当时的福全千户蒋镒见倭匪势大，打算弃城逃往泉州。危急关头，一个叫蒋君用（又名际友）的秀才挺身而出，亲自组织和动员全城军民，协力守城。时值连绵阴雨，城中挤满了四面八方逃难而来的百姓，瘟疫流行。蒋君用倾尽家财为病人施药治病、救济难民。在毫无援军驰救的情况下，坚守孤城四月有余。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秀才蒋君用组织一支精锐部队突袭敌营，连破五寨，并与收复兴化府的俞大猷部互为呼应，取得了东南抗倭的全线大捷。后来，官府要为蒋君用请功，让他做官，他坚辞不受，却宁愿留在所城内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深受世人的景仰。所城百姓为他立“蒋公遗功祠”以资纪念，至今还存留着他的塑像，而福全村头的这座怀恩碑，表达的即是福全百姓对这位“带兵秀才”心怀感恩的历史见证。
为巩固海防，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设立福全所城；为抵抗倭寇，福全所城集全城百姓之力一战成名。足见福全之于闽南沿海地势之险要和位置之重要。
福全所城东临台湾海峡，西邻沿海大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天然良港。宋、元时期，商船往来更是频密。《泉州府志》记载：“濒海之民，射赢牟利。转货四方，罟师估人高帆健橹，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之不惧也。”说的正是这里作为东西洋交汇之地，渔夫、商人众多的现实图景和货运中转站的港口意义。

明代建城后，朱元璋派他的老乡，身经百战的蒋旺为第一任千户，并可世袭罔替。蒋千户带着来自大江南北的1120名士兵驻守福全，分见操军、出海军和屯田军三个兵种管辖北到惠安大岞，南到金门料罗的广大海域，加上周边十三乡乡民的迁居入住，姓氏繁杂、人口众多，有“百家姓，万人烟”之说。但到了清初，出于防汉制夷的政治考量，清朝沿海省份实施严苛的“海禁”制度。顺治十八年（1661），更强行将江、浙、闽、粤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濒海而生、临海而居的福全百姓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业流离、逃难迁居者不计其数。尽管如此，直到今天的福全村，一千多人口依然还有23个姓氏。
建城后的福全所城，因城廓北城墙较长、南城墙呈尖状，形似葫芦，俗称“葫芦城”。城内街道纵横交错，规划设置众多“丁字街”，据说丁字街还寄托了福全先祖“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全城按居住地分片划分为“十三街境”，各境既相互独立又浑然一体。在太平盛世，福全城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货船商贸规模宏巨，成为晋南重镇。

福全村口，一座雄伟壮观的古城楼威视四方。这是按照所城的旧城防务图和明代遗留城墙的样式和架构重新修建的。虽为新筑，但威严不减当年。城墙外立面以花岗岩条石纵横交迭，内墙则以角石垒砌，中间夯土填实，相当坚固。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恐所城被日寇占为据点，便征召民工拆城墙建碉堡，用以备战。同样是抵御日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城墙面临的竟是一建一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站上城楼，念天地之悠悠，着实令人深深地感喟于历史的风云际会。
如今，当年所挖的作战壕堑均已填没，只留下了“北壕沟”、“南壕沟”的历史遗迹和地名。但在福全村，让人们真切留恋和自豪的历史遗迹，可谓数不胜数。
这座拥有620多年的明代古城，不仅拥有众多的人造海防工事，而且这里山海交融的独特地理环境更为古城增添了一种神秘的美感，当地民谚将福全独特的地貌总结为“三山沉、三山现、三山看不见”。
元龙山，是全城的至高点，自古为城中一景，历代有不少名人如理学家陈琛、文学家王慎中、兵部尚书陈道基等都曾经来这里游赏，山岩上还留有山海大观、吉龙飞度、海山深处等多处题刻。最耐人寻味的是一处题为“天子万”的未完工石刻，究竟为何当初石刻会突然中断，纯属意外还是有意为之？留下了千古悬念，留待后人去揣摩和猜度。而元龙山上惟妙惟肖的“仙桃石”和“铁拐李”的脚印，更是充满了各种奇异传说和神迹色彩！
站在元龙山顶，远可眺望碧波万顷的东海，近可观察所城内外的布防。据说，在明代的抗倭大战之中，这里还是城内调兵遣将的指挥台。如今，元龙山上修葺一新的城隍庙俯瞰着古城，保一方平安。而古城人们抬头仰望，山中有庙，庙中有山，自成一景。

元龙山下，位于福全村北门街的“相国府”，是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任礼部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蒋德璟的故居。相国府历代毁损严重，现存的后落厅堂，是清代重修的建筑，近年又新修了蒋氏祠堂南面厅。规格虽已不如从前，但从建筑遗址和故居内遗留下来的古井、石马槽、石花盆、旗杆石等众多历史遗存来看，依稀还能感受到相国府昔日的辉煌与气派。
蒋德璟文采斐然，博学强识，一生著述颇丰。虽历任高职，但为官清廉，善于理财治兵，以拯救百姓为己任，是福全村最大的骄傲。榜样在前，福全的后辈们循道而趋，先后中过进士10名、举人9名，有“无姓不开科”之誉。可见，福全不仅是海疆军事要塞，更是一个人文渊薮、人才辈出的地方。
当然，行走在古城恬静的长街短巷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以“出砖入石” 闻名遐迩的闽南红砖厝。据当地人介绍，这种老房子是清朝时，人们利用废墟中的碎砖乱石搭建起来的。而这一道斑驳的墙面，石头间整整齐齐插满了红瓦，既好看又牢固，不刻意而为，却古意深深。一幢幢闽南红砖厝与古宅、新屋杂陈而居、相间而坐。但这些新屋也大多采用闽南传统的红砖镜面墙砌筑，因而，即使是新居故宅错落，也并不显得突兀和不协调。
闽南古厝俗称“皇宫起”或“燕尾脊”大厝，这种建筑大多是砖、石、木建构而成。白石墙裙、红砖墙面，屋上铺板瓦，屋脊高起，双头反翘，末端分叉如燕尾，浓缩了闽南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也表达了闽南人勇闯四海、敢拼会赢的强烈愿望。
旅居海外的华侨们，根在福全，念想在福全。他们荣归故里后，在村里兴建洋楼，建设学校。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基础教育还不够完善，福全的海外华侨们采取一人认捐一间教室的方式，合力建起了南洋风格的福全小学。
一幢幢矗立在古城里中西合璧的小洋楼，正诉说着海外游子打拼的故事，体现着他们兼容并蓄的胸怀……它见证了一个族群的繁衍生息，也体现了一代代闽南人的拼搏、砥砺、勤劳与智慧。
闽南人热情好客，是经商做生意的好手。闽南语“拳头、烧酒、曲三不入”的俚语，至今还常挂在福全人的嘴边，意思是说福全人善于划拳、喝酒和南音。这本是极不相称的三件事，却通过一句平民百姓的俗话俚语串连起来，也可见证闽南人传承古意的实用风格。

南音，又称南曲、弦管。源于晋唐，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据考证，南音很可能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是中国民族音乐的根。早在两汉时期，随着中原移民的大量南迁，就有人将中原的音乐传到闽南地区。中原音乐与当地的民间音乐融合以后，不仅保留了完整的古代雅乐精华，还兼具了音韵清丽、幽深缠绵的南方特点，成为极为珍贵的民间瑰宝，被列为国家、世界“双非遗”项目。

美是南音最大的特征。它动听、耐听，百听不厌。描绘春花秋月，如临其境。以第一人称抒唱悲欢离合，如怨如慕，感人至深。更为奇妙的是，演奏南音的琵琶（南琶），弹奏时采用横抱姿势，与竖抱的北琶迥然不同，却和泉州开元寺内的飞天乐伎、敦煌壁画上的飞天造型十分相似……

明末清初，南音在闽南一带已广为流传。晋江的南音集社，更是代代盛传不衰。每逢年节喜庆，总要组织数场南音票友的大聚会，人人使出看家本领。横弹琵琶、竖吹洞箫、琴瑟合鸣，既展示技艺，又提点后辈，让南音这一古老的乐种后继有人。
卫所福全，以戍卫边城、孔武刚强著称于世，却以柔弱绵软、闺怨别情为情感的寄托。世间万事万物总有其相生相克、协谐统一的并存之道。福全以其生民的活动轨迹诠释了人类至刚至柔的本性，闪烁着生命无垠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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